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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连续6年的整理、清洗、修

复之后，如今，有 270 多年历史的
《清敕修大藏经》 经板，在位于北京
大兴的修复基地找到了新家，69410
块原始经板，安静而有序地摆满文物
库房。以这些经板为母本，用特制的
宣纸、按传统雕版印刷方法，刷上

“一得阁”特制的墨，就印出了新的
经文。新印出的经文，从经板上揭下
来，经过针、折页、吹配等十几道传
统工序，最后装帧成册。翻开封面
时，依然能令人感到文化在这里轻吟
浅诵，历史在这里传承有序。

与这些经文的先辈不同，从这些
古老的经板身上，不仅重新诞生了
80 部完整的经文，而且在经过初步
的清洗之后，首次生成经板的数字化
档案，即独立的“电子身份证”，这
一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

今夏的北京，雨水丰沛，在绵绵
小雨中，记者走进修复基地的大门，

《清敕修大藏经》 经板保护、修复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崇起讲述
了《清敕修大藏经》经板保护、修复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诸多故事。

清敕修大藏经是什么

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集，简
称为藏经，又称为一切经，有多个版
本。中国刻印佛教经典全藏始于北宋开宝，继之，历朝纷纷效仿。清朝也不
例外。《清敕修大藏经》 又名 《乾隆大藏经》 或 《龙藏》。记者看到的，正是

《清敕修大藏经》的经板。
《清敕修大藏经》是在明朝《永乐北藏》基础上编校而成的，全藏共分正

藏和续藏两类。全书不仅有佛教经典，还收录了元、明、清历代高僧大德的
章疏、论著、语录、史传和目录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
理、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和艺术价值。

从修撰时间上来说，《清
敕修大藏经》始于清雍正十一
年 （1733 年），当时在北京贤
良寺设立藏经馆，由和硕庄亲
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及贤
良寺住持等主持；从雍正十三
年 开 雕 ， 乾 隆 三 年 （1738
年） 竣 工 ， 雕 成 经 板 79036
块。全藏724函，千字文编次
天 字 至 机 字 ，1669 部 ，7168
卷。其中，正藏485函，千字文
编次天字至漆字；续藏239函，
千字文编次由书字至机字，内
容较《永乐北藏》有所增减。

需要说明的是，《清敕修
大藏经》雕毕以来，在乾隆时
期，还经过了三次抽毁、撤
出，主要是乾隆皇帝曾分别于
乾隆三十年、三十四年、四十
一年下旨，共撤毁了800块经

板和其对应的近百卷典籍。在这些撤毁的经板中，包括了钱谦益的著作，武
则天、明永乐皇帝等前朝帝王撰写的文章等。因此，初雕初印的 《清敕修大
藏经》，罕见全帙。

“关于乾隆删改《清敕修大藏经》的情况，在经板中也得到了体现，一些
经板上面的部分内容，有明显地被人为铲去的痕迹。”韩崇起说。

2009年，受北京文物局委托，北京邦普制版印刷有限公司承接了 《清敕
修大藏经》 经板保护、修复项目。他们想要恢复重印的，便是未经删改过的
乾隆初刻初印本。

在白塔寺找到古本经书

煌煌《清敕修大藏经》，一共7168卷，每一页经文都是先刻在经板上才进
行印刷。经板用的是梨木，双面雕刻，一部《清敕修大藏经》，需要多少块经
板呢？答案是79036块，一块经版重约4.5公斤，放在现在的仓库里，一共码
了66排架子，从地板一直摞到到天花板，摆得满满当当。

别看现在这些经板排列有序，历史上曾多次更换存放地点。据了解，乾
隆三年（1738年），《清敕修大藏经》经板刊竣后，先存放于故宫的武英殿，后因体
量巨大，请印不便，全部经板从故宫的武英殿挪至柏林寺。上世纪80年代，经板
又从柏林寺挪出，在此后的 30多年中辗转多地。最后到这个项目组接手的时
候，不仅顺序已被严重打乱，还有部分在漫长的岁月里佚失或损毁了。

“经过清点，我们最后发现，经板现存69410块，佚失9626块。现存的经
板中，还有1万多块残板，有的长毛了，有的糟朽了，就是说，20%的经板有

不同程度的损坏。所有这些清点工作，都是一点点做的。”韩崇起介绍说。
为彻底改善经板保存环境，邦普制版印刷有限公司按博物馆木质文物标准，

兴建了上、下两层近2000平方米的永久性经板专用库房。库房内安装了消防、安
防设施，配备了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还为经板量身定制了660个高255厘米、宽80
厘米、长120厘米的经板架，使经板能够按序、分层、整齐地码放在经板架上。

与整理和清洗经板同步进行的，是寻找一部完整的初印本。虽然藏有
《清敕修大藏经》 的寺庙有多座，但年深日久，想要找出一部完全没有损失、
而且是初刻初印的经书，并不容易。为此，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先后走访了山
西五台山的塔院寺，辽宁沈阳的慈恩寺，江苏苏州的西园寺，湖北武汉的归
元寺，北京的广化寺、白塔寺、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以及
浙江图书馆等全国著名的寺院及藏经单位。

最终，保护工作领导小组采用的经书样本之一，是北京白塔寺所藏的一部
经书，这当中也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据载，1976年大地震时，白塔寺曾遭一定
程度的破坏，后来维修时人们发现，原来白塔寺的塔刹中竟还保存着一部大藏
经，而且是初刻初印的版本。当时，那些经书没有书函和封包，都是用牛皮纸严
严实实地密封着的，但是，由于时间实在太久，有些经书已经变得硬如木块，除
非采用特殊手段，否则难以揭开，另外，有些经书还被积水浸泡过。

韩崇起记得，当时，他们找到白塔寺，带着专用的扫描仪，在文物部门
和寺院方面的合作下进行扫描，扫描仪都用坏了好几台。

后期，由于扫描中出现了一些皱褶和不清楚之处，另外，还有一些缺失，
他们只好继续寻经。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听说，辽宁的慈恩寺藏有一部经书，遂驱车

前往，打开一看，其中正好包
括了部分缺失的内容。他们大
喜过望，由是又补足了一部分
缺失的经书。

就这样，这几年，只要听
说哪里有《清敕修大藏经》的
线索，他们都会直奔当地，反
复核对。在对底本做原大扫描
的基础上，采用电脑技术对底
本进行修版、拼接等数字化处
理，并邀请专家研究、论证各
版本不同之处，最终确定补刻
经板所依据的初印本内容。

首批重印了80部

由于部分经板的缺失和残破，加
之原来的经板多年未清理，已积累了
厚厚的灰尘，需要清洗后才能重印。

先说清洗经板。经板是梨木的，
不能简单用水清洗，于是，在专业人士的
指导下，工作人员用特制的喷壶装上矿
泉水，加热后喷出水蒸汽，然后用软布进
行清洗、擦拭。6万多块经板，都经过了
这样小心翼翼的“洗澡”过程。

再说补刻的新经板。过去的经板
用的是梨木，现在要补齐佚失、残损的
经板，从木材的选择到雕工，都需要反
复研究。在陈列室里，摆放着一排补
刻经板使用过的木板，都是曾经试验
使用过的木材。韩崇起介绍说，现在
已经很难找到符合原经板规格和数量
的梨木板材了，其他各种木材试刻经
板都各有优缺点，有的是材质太软，有
的是制成经板后不经印，印得多了就
质量下降，还有的是木材产量太少，不
能满足补刻经板所需的量，最后，他们
选择的是原产于非洲的花梨木。

木材有了，雕刻印刷也不容易。
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已列入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范畴，还原传统的雕版印
刷工艺，难度可想而知。他们组织人
员到北京荣宝斋、武强年画博物馆、扬

州等地的博物馆考察学习，请刷印技师到公司进行刷印讲课、示范、培训工人。正
式印刷前，他们用雕刻的佚失经板做刷印试验，反复进行刷印练习，探索墨兑水的
比例、经板上墨的多少与宣纸载墨的适应性。他们先后试验了20多种宣纸，最后
采用了安徽泾县明星宣纸厂生产的宣纸。

2014 年底，经板的修复和补刻工作基本完成，开始重印 《清敕修大藏
经》，他们聘请了故宫博物院等的专家来传授技艺，培训工人，从浆糊的调
配，纸捻的用纸，折版的制作，到配页台的位置摆放，再到折页尺寸的统
一，循序渐进地进行指导，最终确立了断页、过针、裁眉、折页、吹配、齐栏、点
粘、定型、光边、上护板、粘签、装函套等一套完整的经书装折工艺流程。最终，
一共刷印了80部。

每部经书都体量
巨大。在陈列室里，
记者看到，这里摆放
着一套完整的刷印、
装订完成的《清敕修
大藏经》经书，占据着
长 18 米、高 2.7 米的
一面墙。

“《清敕修大藏经》
经板数量众多，保护
项目工程浩大，我们
会一如既往地做好今
后的工作。”韩崇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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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270270多年历史多年历史，，经过经过66年整理修复年整理修复

《《清敕修大藏经清敕修大藏经》》喜获重印喜获重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叶晓楠叶晓楠

在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和儒家对立的
最大的一个学派，被时人并称为“孔墨显
学”。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
哲学家，他的思想共有 10项主张：兼爱，即
治国者应“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提倡
无差别之爱；非攻，即否定非正义战争，肯
定正义战争；尚贤，主张“官无常贵，而民
无终贱”，应唯贤是用；尚同，即“选天下之

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达成社会的统一；节用，即节约财物；节葬，即
反对奢侈的丧葬；非乐，即反对当权贵族的“繁饰礼乐”和“靡靡之
音”；天志，即把一切自然现象看成是上天爱人的表现；明鬼，墨子以有
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从而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非
命，墨子在先秦思想家中第一个明确反对儒家的命定论，认为“执有
命”是天下之大害。

墨子死后，弟子收集其语录，完成了《墨子》一书。 他的信徒组织
了一个墨者行会。这个行会里的成员虔诚地秉承墨家的思想传统，躬耕
陇亩，身体力行。这个行会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民间武装团体。墨家的
亲信弟子达数百人之多，其领袖被称为“巨 （钜） 子”。巨子的职位是由
集团中公认的贤者互相传让的，而墨子就是墨家的第一任巨子，墨子的
大徒弟、守住宋城的禽滑釐则是墨家的第二任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墨
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墨者大多来自社会下层，从事农业和工艺制
造，主要职业是教师、工匠等。他们吃苦耐劳，平时一律短衣草鞋，“串
足胼胝，面目黧黑”，以劳动吃苦为高尚之事。他们勤于实验，作战勇
敢。

墨子及门人尽力为人们做好事，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行侠仗
义，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淮南子》 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
人，皆可使赴火蹈刀，死不还踵。”后一句的意思是至死也不调转脚跟向
后退。墨家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战国时，秦国有个墨者巨子的儿
子犯法，秦王顾念巨子年老而饶恕了他儿子，但巨子却以墨者的律法将
儿子处死了。

后来的墨家并不是出身于侠的武士团体，而是一个学术团体，他们
从事的是一般游士的共同事业：完成学业，四处游说，用自己的观点和
辩才去影响诸侯各国并争取出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建功立业。墨
子曾使其弟子耕柱子于楚、高石子于卫、公尚过于越、曹公子于宋……
很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味道。

墨子是一位教育家。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设有文、理、军、工等科的
综合性平民学校，就是墨子在 30 岁前创办的。这个学校培养了大批人
才，史称“弟子弥丰充满天
下”。

墨子的学说，即使以现代
人的观点看，也是光辉灿烂
的，可是，这么了不起的理论
为什么没能堂而皇之地延续下
来呢？是其理论本身超出了当
时人们的认知，还是墨家子弟
操作不当？战国后期，墨家的
信徒们逐渐转化成两支，其一
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另一支则
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
光学、力学等方面的研究，逐
渐远离或者说从来不曾成为政
治的中心力量。

惜哉《墨子》
王兆军

夏读书，日正长，打开书，喜洋洋。田野勤耕桑麻秀，灯下苦读声朗
朗。荷花池畔风光好，芭蕉树下气候凉。农村四月闲人少，勤学苦攻把名
扬。 ——民国·熊伯伊《四季歌》 张建华书

张建华，字子建，1974年生于安徽临泉，1992年入伍解放军南京政治
学院，2000 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师从刘大
为、袁武、史国良诸先生。2004年入中国国家画院首届人
物画高研班刘大为工作室。200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艺术
学院，师从赵振乾先生，获硕士学位。2012年毕业于中国
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师从范曾先生，获美术学博士。
目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直属机关青联委员。

《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中信出版社出版） 的
作者伊恩·莫里斯 （Ian Morris） 是全球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
学和古典文学教授。莫里斯将本书与他的另一本书——《西方将主宰多
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 视为姊妹篇，我倒是觉得，本书
更像是对前书论据的补充。

前书中，为更直观地比较“西方”与“东方”1.5万年来各个历史阶
段的发展和文明程度，莫里斯独创了“社会发展指数”，即结合考古证
据、历史数据、现代社会数据等，制定了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
力、信息技术等4个“技术性指标”，对东西方国家进行全方位扫描，最
终得出结论：近200年来“西方”之所以一直领先“东方”并主宰世界，
地理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

莫里斯认为，在过去200年里，“西方”之所以超越“东方”主宰世
界，是因为其有地中海发达且廉价的海上交通，方便周边居民广泛交往
交易，传播先进生产力。相比之下，虽然郑和七下西洋，远渡非洲，但
因为明朝无法制造横渡超过两个大西洋之长的太平洋的船舶，所以注定
不可能赶在“西方”之前发现美洲新大陆。

莫里斯的研究无疑十分有趣，不过我们还应看到，人类文明的发展
纵然受到地理因素的严重影响，但绝大多数时候更像是多种因素产生聚
合“化学反应”的结果。远的不讲，近百年来，日本通过“脱亚入欧”
进入发展快车道，东南亚也在融入世界进程中实现快速发展，中国更是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保持不低于8%的高速发展速度。较于历史，地理
条件没有显著改变，唯有变化的是，这些国家改变了过去封闭状态，在
敞开国门拥抱世界后才迎来了大发展。

莫里斯之所以建立“社会发展指数”，主观上是希望将过去一直纠结
于定性的“宏观”争论逐渐引导到定量的“微观”分析。他认为这样的
分析基于那些值得信赖的数据，结果可能更科学。不过莫里斯的数据分
析模式，必定直面所有大数据研究同样无法回避的追问：“社会发展指
数”为什么仅限定这四种指数而没有包含其它更多内容？这样的取舍是
否基于作者方便统计总结等因素？样本选定和判断标准会不会直接影响
数据结果走向？

在 《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 一书最
后，莫里斯写道：“那些批判本书的学者，即提出四大异议的人，应该想
出自己的测量方式。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一些真正的进步。”
显然，这并非桀骜不驯的挑衅，而是一位致力追求学术本真的学者的学
术精神的自然流露。这种欢迎争论的学术态度，远比我们常见的一团和
气和交口称赞的学术氛围有益得多。

哪种哪种““标尺标尺””
更能度量文明更能度量文明？？

禾禾 刀刀

新印出的新印出的《《清敕修大藏经清敕修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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